我們站在拉下的鐵門邊，純純坐在外公殘障摩托車上迎面而來，二人燦爛的笑容好甜! 一幅好美的祖孫圖。純純的父親吸毒入獄，離婚後搬回娘家的母女與外公外婆過了一段平靜的生活，但上天總愛捉弄人，二、三年前媽媽發生車禍意外去世，原本已失去父愛的純純，連最愛她的媽媽也走了──現在由外婆到電路工廠上班維持家計；生活起居則由因年輕時發生嚴重車禍長坐輪椅三十餘年的外公照料；雖然困難，有二老全心全意的照顧，四年級的純純像小公主般不識愁滋味。父親出獄後依舊浪蕩，沒有再來看過純純，我們相信純純與外公外婆生活一定會比跟著父親更幸福! 祝福她……

阿慧讀國中之前因老兵爸爸犯案入獄，母親智能障礙無法照料生活，姊弟二人就被社會局安排住在育幼院裡；育幼院的日子雖無父母照顧但衣食不缺，又有很多年齡相近的同伴，過得也算無憂無慮；兩年前70歲的父親出獄，將兩姊弟自育幼院接回，和媽媽一家四口人，靠著父親老人及母親殘障津貼扣掉在台北縣承租12,000元/月頂樓加蓋房子居住已所剩無幾。重享天倫之樂讓人興奮! 但現實經濟問題卻必須面對；年老的父親和智障的母親無謀生能力，台北花費一切都貴，善解人意的阿慧國中一年級即轉學至國中補校,利用白天在加油站工作賺取13,000元／月養活家計，小小年紀挑起家庭重擔，過著半工半讀生活。問阿慧喜歡在育幼院還是與家人同住?!表情無奈，讓人心疼! 

一月份苗栗尖石山上3-4度的低溫，一間用木板、鐵皮隨意搭建在山邊一角，不到十坪的簡陋房舍，露出一個沒有窗戶的洞。小萍一家七口就排排睡在鋪著地墊，散滿衣服的地上；五年級的小萍是家中唯一的女生，上有三個讀國中的哥哥及二個稚齡的弟弟，爸爸在屋旁二坪左右土地上種了些高麗菜，偶而打打零工，經常見不到人影，媽媽在去年底意外摔傷不治，生前也是長醉型的原住民；六個孩子幾乎是靠自己摸索長大；大哥國中畢業到台北美容院當學徒，小萍像是家中的小媽媽，打理一切事物，管教弟弟，是個懂事的好幫手，曾有人想領養她，可是被父親拒絕了──沒有小萍的家，所有家事將無人處理。小弟弟掛著兩條長長鼻涕跑來跑去，據了解因繳不出錢，全家人都沒有健保，所以像感冒這種小病都是以自然痊癒法；清苦的生活讓小萍家連浴室都沒有，每隔幾天才由父親帶著全家至山野間洗個露天溫泉，這樣的日子讓人無法想像，慶幸他們都擁有原住民同胞知足、樂觀的特質，祈求上天賜福小萍兄妹面對生存的毅力。

小碧總是不經意的落入沉思，離婚的父母讓小碧不能釋懷──父親嗜酒成性，酒後滋事不斷，為避免傷及無辜，祖父母只好用鐵鍊將父親關在家裡；母親則精神異常長期住在療養院中；六年級的她一直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，外公打零工過活，探視過程中外婆極度排斥，不歡迎小碧帶著會務人員造訪，雖住在彰化市的大樓中，但髒亂的家幾乎無轉寰空間。家庭環境使她更沉默，身為獨生女的小碧只能到鄰居或同學家玩，一待就是一整天，外公外婆也不管；小碧功課也不好，心情讓她靜不下來讀書，我們擔心她遺傳了部份母親精神上疾病，希望藉由與同學互動，讓她跳出心理的死胡同，過得開朗！
